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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与坚守：论阿城“三王”系列小说的叙事艺术与象

征意蕴
刘瑞雪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兰州市，730070；

摘要：阿城是 20 世纪 80 年代“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其“三王”系列小说（《棋王》《树王》《孩子

王》）以独特的叙事艺术和深刻的象征意蕴，建构了一个融合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的文化世界。本文通过分析

阿城的知青经历与创作背景，探讨其小说中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展示性叙事”的独特运用，揭示其朦胧多义

的美学追求。在象征层面，《棋王》通过“饥饿叙事”展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塑造了在乱世中坚守棋道

的理想人格；《树王》以树与人的共生关系，隐喻极左思潮对自然与人文的摧残；《孩子王》则通过字典与教

育的符号化表达，呼唤文化传承的迫切性。阿城在边缘群体身上寄托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理想人格，其小说既

是对特殊历史时期的反思，也是对民族文化根脉的追寻，更蕴含着超越时代的生命哲学与禅意境界，为中国当

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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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1949－），本名钟阿城，生于北京，祖籍重

庆江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家。作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以《棋

王》《树王》《孩子王》组成的“三王”系列小说，在

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这些作品不仅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

的文化江湖，更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为新时期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阿城笔下的主人公

往往具有双重特质：他们既是深谙传统之道的隐士，淡

泊名利而身怀绝技；又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独立个体，彰

显着自由不羁的精神品格。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形成了阿城小说独特的审美特质。他以文学的方式探讨

宇宙、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展现出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创

新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层面，

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结构和文学理念。在“三王”

系列中，阿城通过对平凡生活的诗意书写，营造出一个

朦胧而不失深邃的艺术世界。他以禅宗式的智慧，引领

读者超越表象，以直觉感悟生命真谛，体味时空之美与

存在之思。本文将以《棋王》《树王》《孩子王》三部

经典作品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阿城独特的文学创作理

念及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文本细读与理

论分析，试图揭示阿城如何以其独特的艺术方式，完成

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诠释。

1 阿城小说的叙事艺术

作为一种叙事性文学体裁，小说的本质功能在于通

过艺术化的故事叙述传递生命体验并实现与读者的情

感共鸣。浦安迪给叙事文下了一个简易的定义：“叙事

文是一种能以较大的单元容量传达时间流中人生经验

的文学体式或类型。”
[1]
作家作为人类精神的建构者，

往往具备更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感知能力和深刻

的思想认识，这使得他们的人生经验较之常人更具深度

与启示意义。文学史上，托尔斯泰的作品始终贯穿着其

“勿以暴力抗恶”的人道主义思想；鲁迅则通过农民与

知识分子题材深刻探讨反封建主题与中国革命道路。阿

城在其“三王”系列中同样寄托了独特的人格理想，通

过叙事传递其生命体悟，这些作品始终贯穿着一个恒定

的精神内核：在物质生活上应淡泊自守、随遇而安，但

在精神追求上却要坚守信念、矢志不渝。曹文轩在《中

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评述《棋王》时指出：“它

有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我们要从困苦、纷扰、动荡的生

活中超脱出来，进入一种精神境界。阿城正是通过小说

这一艺术形式，将其知青岁月积累的深厚生活体验与叙

事才能完美结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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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策略上，阿城的“三王”系列呈现出两个显

著特征：展示型叙事模式与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运用。

这种叙事选择与其创作理念密切相关。正如阿城在与施

叔青的对话中所言：“主题是枯燥的。状态相对于语言

而言是非逻辑性的...若主题过于清晰，小说就会失去

生命力”。
[3]
因此，阿城有意通过模糊化的叙事方式保

持文本的开放性。在《棋王》等作品中，叙述者“我”

仅客观呈现所见所闻，而不作主观评判，这种克制叙事

使得作品主题呈现出朦胧性与多义性特征。罗钢在《叙

事学导论》中对此类叙事方式的分析颇具启发性：“展

示型叙事呈现的往往是反映者意识中的零散印象...这

些未经理性整理的印象之间存在着大量意义空白，需要

读者主动填补，从而形成文本的不确定性”。
[4]

值得注意的是，阿城对第一人称叙事的运用具有深

刻的创作自觉。返京后的边缘处境与人生挫折，促使他

寻求恰当的艺术表达方式。在多种艺术形式中，阿城最

终选择小说并融入其绘画艺术理念。关于《棋王》的叙

事建构，阿城特别强调：“小说中存在着两个世界：王

一生代表的客观世界与'我'代表的主观世界...这两个

世界在小说结尾完成了相互参照”。
[5]
这种双重世界的

叙事建构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张力，更创造出一种空

间意义上的结构美感。第一人称叙事在阿城作品中的运

用绝非偶然，而是源于表达其独特生命体验的内在需求，

最终实现了艺术表达的完满效果。

2 阿城小说的象征体系建构

2.1《棋王》的生存哲学与精神象征

从象征诗学的维度解读《棋王》，王一生这一人物

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的隐喻性。王一生这一人物最突出

的特质体现在双重饥饿状态：既是对食物的生理渴求，

更是对精神滋养的迫切需求。小说通过细腻的饮食描写

展现其生存困境：小说中写道：“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

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

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

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

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

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

水油花儿，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

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

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

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

支筷子舔了，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

然后就带着安全抵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
[6]
这种近

乎掠夺式的、专注于生存本能的进食方式，早已超越了

饥饿本身，它是一份来自匮乏年代的残酷诊断书，赤裸

裸地折射出物质极端贫瘠在肉体上烙下的生存印记。他

的吞咽，不是为了品味，而是为了对抗一种根深蒂固的、

关于“失去”的恐惧。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一生

对象棋那近乎殉道者般的痴迷，其光芒越是炽烈，便越

是清晰地映照出他精神世界的荒芜底色。象棋，对于他

而言，远非一项单纯的智力游戏或爱好；它是在现实这

片精神废墟之上，强行建立起来的一座空中楼阁，是他

为无处安放的灵魂与心智，找到的唯一且最后的避难所。

他的全部生命热忱、他的情感需求、他与外部世界对话

的渴望，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出口，最终只能被挤压、

被汇聚到棋盘这方寸之间。这种痴迷，并非精神世界的

丰盈，恰恰相反，它是对现实精神贫瘠的一种绝望的、

全力的补偿。他将一个世界应有的全部色彩，都押注在

了非黑即白的格子上，这种极致的专注，本身就是一种

极致的孤独。他的痴迷，恰恰是他精神荒原上唯一燃烧

的、也是最后的一堆篝火，火光映照出的，是更为深邃

的黑暗。

然而王一生的象征意义不止于此。阿城在这一人物

身上寄托了对理想人格的期待：身处乱世而保持操守，

物质贫乏而精神丰盈。其对象棋的纯粹热爱超越了功利

目的，“为棋不为生”的执着展现了超凡的精神境界。

通过“九局连环”的巅峰对决，王一生最终实现了精神

上的自我超越。阿城借此表达了对当代青年的期许：在

逆境中坚守信念，在困顿中追求精神的超越。

2.2《树王》的生态意识与生命象征

《树王》中的肖疙瘩形象构建了一个极具深度的生

态象征体系，这一体系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其丰富的意蕴。

首先，在自然生态层面，肖疙瘩作为护林人与“树王”

之间建立了一种超越主客关系的生命共同体。这种关系

不是简单的保护与被保护，而是达到了庄子所谓“物我

合一”的境界。小说中描写肖疙瘩“粗糙的手掌抚过树

皮的纹路，仿佛在阅读一部古老的生命典籍”
[7]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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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度交感。其次，在文化生

态层面，当知青李立以“破除迷信”的现代性话语砍伐

神树时，实际上构成了一场文化暴力。李立宣称“只要

树王一倒，一种观念就被破除了”，暴露出启蒙理性对

地方性知识的粗暴否定。肖疙瘩的坚守不仅是对具体树

木的保护，更是对一整套生态智慧的捍卫。阿城通过这

一冲突，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生态文化的脆弱性。

第三，在精神生态层面，肖疙瘩四天四夜的守护行为具

有仪式化的象征意义。“他像一尊雕塑般伫立，目光穿

透飞舞的木屑，直达树心”
[8]
，这种描写赋予其行为以

宗教般的虔诚。这一叙事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生态破坏

的控诉，也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叩问。

肖疙瘩的形象集中体现了阿城的深层生态学思考。

他反对的“以有用之树换有用之树”的功利逻辑，实际

上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在阿城的笔下，树王

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或生态价值，更承载着生命的神圣性。

肖疙瘩的悲剧性结局暗示着：当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结断

裂时，人类也将失去存在的根基。这一象征体系在当代

生态批评视野中具有特殊意义。阿城通过肖疙瘩与树王

的命运共同体，预见了后来生态批评理论强调的“生命

之网”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树王》不仅是一部反映

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更是一部具有超前意识的生态寓

言。

2.3《孩子王》的文化隐喻与教育象征

“孩子王”这一称谓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

在表层叙事中，它指代着教师在学生中的权威地位；但

在深层象征中，它暗示着文化传承者的使命与困境。阿

城通过这一形象展现了一个文化守夜人的复杂心态：既

要面对体制的规训，又要坚守教育的本真。小说最终通

过对教育场景的解构，完成了对文化重建的呼唤。阿城

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通过“我”的离去和王

福的坚守，暗示文化传承的多种可能。这种开放式的结

局，体现了阿城对文化复兴的辩证思考：真正的文化重

建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批判性继承中寻找新的

可能性。

3 结语

阿城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三王”

系列小说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这一系列作

品既展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

内涵。阿城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将对

于人生、历史、宇宙及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融入文本之

中，使其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叙事层面，呈现出哲理小说

的特质。这种独特的创作取向，使得“三王”系列小说

具有跨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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